
那天在“一席”栏目看
到江南大学的黄晓丹老师分
享《随时间而来的真理》，一
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内心觉
得非常喜欢。

那个温婉的江南女子，
说为什么有些文学作品，隔
了几千年，大家还在读？是
因为这些作品写作的不是有
关一时一地的事物，而是关
于人类永恒的事物。时代在
变，社会在变，科技在变，但
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
变，这些问题就叫作终极问
题。

这些终极问题，便是著
名心理咨询师欧文·亚隆所
总结：死亡、孤独、自由和无
意义。这一下就戳到了我深
层的内心。一直以来，我不
停向内探索，想要弄清楚那
些莫名的感伤，那些无处寄
放的孤独，个人的渺小，生存
与死亡，那些幽微不定来来
去去的情绪……

我因此经常在天地间孤
独地流连，“飘飘何所似，天
地一沙鸥”，春去秋来，四季
轮回，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于是去读哲学，
老庄的“道”，程朱的“理”，隐
隐的，觉着有点通，一转眼却
又迷茫了。也去读心理学，
想一层一层揭开那潜意识的
面纱，看看自己灵魂深处的
孤独，究竟为什么？也一直
想认识一些智者，可以引领
我，帮我拨开那萦绕于怀的
困惑，但终究是那么难。

所以几近贪婪地聆听那
个80后的女子，剖读古诗词，
把诗人潜藏的对孤独，对自
由，对死亡，对生命的意义，
一一剥给大家看。我想，那
样深刻幽微的体味，一则因
黄老师极其精湛的古文学功
底，她是苏州大学古代文学
硕士，南开大学古代文学博
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在南开大学，她师
从叶嘉莹先生；再则是黄老
师个人的气质，娴静冲淡，对
人生的思索领悟，人们常说
的兰质蕙心，我想这不够形
容她。

我是如此喜欢，于是一
刻未停，下单了她的《诗人十
四个》，并且掰着手指，计算
着书来的日子。书到了，没
顾得上晚饭，我迫不及待地
拆封。

书的装帧，简约且清
新。封面，是白色；内里，是
草绿色，宛如那身着白衣绿
裳的女子，走在春天里。黄
老师说，书的雏形的完成，大
致在立春至夏至之间。书名
定为《诗人十四个》，因为《论
语》里说过“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所以书名“诗人
十四个”，有种要去春游的感
觉。

这样的自序，我还是看
到了一个80后女孩的可爱

了，看到了一个恬静的女子
的青春活泼了。

读她的书，这个80后女
子深厚的文学造诣，清晰的
思路，优美而老道的笔触，令
人叹为观止。

像第一章“王维与李商
隐”中，这位聪慧女子是这样
来分析王维《终南别业》的。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
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
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
期。

——王维《终南别业》

王维说，我在中年时意
识到佛理的真实性，便想在
终南山下安度晚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
陲”，就有种获得心灵安顿，
偶然恰在的地点便可作为托
身之所的感觉。“兴来每独
往”，是说放弃规划行程，只
是追随内心偶然的触动，“胜
事空自知”是说不再强求理
解，因为最美好的感受从来
无法被完全传达。定居何处
是偶然，走向何方是偶然，与
谁相遇也是偶然，诗人完全
放弃了控制感，只是以敏感
而开放的心灵拥抱每一个偶
然中的丰富的蕴藏。

而那太多知道且引用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黄老师由自己的一个联想，
拓深了诗意，她不再把王维
看作为一个闲情作家，而看
到了他诗中转化对立面，获
得心灵自由的阐释。

“纷纷开且落”中，生与
灭的转化；“白鹭惊复下”的
动中，生出世界的闲止静谧；

“结实红且绿”中美与丑的转
化……

她认为“偶然值林叟，谈
笑无还期”，是一种更值得向
往的状态。她不愿意把林叟
解读为樵隐的高人，觉得那就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是毫
无特殊性的“任何一个人”的
象征。解除枷锁后的自由心
灵被一个此时此刻的光明照
亮，“值林叟”便成为与“遇知
音”同等的盛事，而一瞬的笑
谈也恍若长乐未央。

黄晓丹老师还来了一次
共情：她说更年轻的时候，比
较欣赏李商隐，三十岁以后，
开始欣赏王维。因为青春过
去，尘埃散落，一部分理想业
已实现，追求不再变得那么
迫切，大多数曾经追求的事
物相继落空，自我哀悼和开
解变得重要。因为必须学会
接受偶然，所以王维收放自
如的境地更令她神往。

“在这样目盲五色的时
代里生活，我们得学会适时
停止。”她说。

从无锡去援疆，一路向西，行程万里
就是阿合奇。从江南水乡到边塞戈壁，看
大漠黄沙，地域的反差本来就让人感叹，
遇见阿合奇，更为感叹的还是这里的风土
人情。阿合奇位于天山南脉腹地，地域呈

“两山夹一谷”特征，托什干河自西向东流
贯全县，哺育了两岸人民，也滋养了这里
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这条河谷里，
沿途分布着小木孜都克、可可托海、石门
奇石塬、巴勒根迪古炮台、吉鲁苏温泉、木
孜力克岩画、千年古树、沙棘林海等自然
人文景观，山坡上大大小小的草场和成群
结队的牛羊，与远处的雪岭构成一幅天然
的画卷，在天地间铺展开来。

阿合奇是帕米尔雪域高原上一颗闪
亮明珠，被誉为中国玛纳斯之乡、库姆孜
之乡、猎鹰之乡。

在这里听得最多的是玛纳斯。玛纳
斯是一位英雄的名字，也是一部史诗的名
字。阿合奇是中国三大著名史诗之一、世
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一柯尔克孜族英雄
史诗《玛纳斯》的故乡，这里是“当代荷马”

“中国民间文艺终身成就奖”、中国唯一能
演唱8部23万行《玛纳斯》史诗的“大玛纳
斯奇”居素甫·玛玛依诞生的地方。《玛纳
斯》讲述了英雄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前仆
后继同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与《格萨（斯）
尔》《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
三大英雄史诗。《玛纳斯》大多以口耳传承，
民间歌手在史诗的创作与传承中起着重要
作用，这些民间歌手在柯尔克孜语里叫作

“玛纳斯奇”。
在托什干河畔，经常可以听到悠扬的

琴声在洁净的空气中弥漫而来。柯尔克孜
族弹奏的民族乐器库姆孜，像一只“奇妙之
口”，精准反映着人们的喜、怒、哀、乐情感，
演奏的内容也像一本百科全书，融合了传
说、故事、诗歌、民歌等，在柯尔克孜族民间
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伴着你生与死，是一
把库姆孜。”这形象地说明了，库姆孜滋养
着柯尔克孜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丰沛了
阿合奇的文化。身为异乡人，宁静的夜晚，
窗外的琴声正好伴我入眠。

最叹为观止的还是这里的猎鹰文
化。左牵缰，右擎苍，长年生活在帕米尔
雪域高原的马背民族柯尔克孜族人民，传
承着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驯鹰技艺，世代
演绎着人鹰共生的传奇。身跨昆仑骏马，
手托天山雄鹰，他们骑马牧羊时，经常人
手一只自己驯养的猎鹰，在阔克萨勒山、
喀拉铁克山，或登临白雪皑皑的高山顶
上，或策马奔腾在深山幽谷中，将猎鹰放
飞。因为阿合奇属高寒地区，长冬无夏，
雪山长年不化，所以特别适宜猎鹰繁衍生
息。据说，目前全县有野生的鹰隼2000
只以上、持证驯鹰手140名。

一次长达数日的猎鹰捕猎比赛不仅
妙趣横生，还令人惊心动魄，不亚于西班
牙斗牛。广袤大地骏马驰骋，万里长空雄
鹰翱翔，是多么壮美的景象。驯鹰是他们
的绝活，技艺口头流传，没有任何文字记
载。据他们讲，捕猎时不能喂饱猎鹰，俗
称“饱鹰不猎”。还有就是不见猎物，不能
揭鹰的眼罩，更不可解开脚绊，这就是所
谓的“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只好的猎鹰，
一年可以捕获数百只猎物，有一种说法是

“一匹好马也难换一只好鹰”。猎鹰更是
柯尔克孜民族的图腾，驯鹰养隼是一种身
份的象征，猎鹰迅猛、强悍、勇武的特性，
也是柯尔克孜族人们崇尚的个性品格，正
如他们尊崇的玛纳斯英雄一样。也正因
这种图腾崇拜，驯鹰技艺才源远流长，人
鹰共舞中，野性的美、英雄的情结得以升
华。果真是这样，当一只猎鹰停留在驯鹰
者坚如岩壁的臂膀上，鹰深沉的眼眸透露
历经风沙的岁月，坚毅的羽翼呈现质地黑
硬的底色，犀利的喙像是对人们述说柯尔
克孜族奇特的历史，驯鹰者久经风霜的脸
庞也会露出会意的笑容。有时，和柯尔克
孜族兄弟骑马登上高高的山梁，眺望远处
的雪山，当猎鹰架在手臂上时，真有一种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感觉，顿生金戈铁马
奔腾的豪迈，英雄情结也油然而生。

过年，飞鹰赛马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
文化“大餐”，今年新春一场群众性的飞鹰
赛马展演在阿合奇县城乡大地精彩上演，
边塞大地比内地还要年味十足，元宵社火
还有中华传统戏剧歌舞、舞龙舞狮表演和

“千人玛纳斯、百人库姆孜”表演，我觉得
还是那飞鹰和马术表演场面最火爆，也最
吸引眼球、震撼心灵，因为这最能展示柯
尔克孜族人民热情奔放、热爱生活、一马
当先、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界。今年电影
《满江红》很火，我身临其境，感慨颇多，于
是蹭个热点，信手填词《赛马》：

万马奔腾，狼烟滚，飙风蹄疾。
鞭落处，烈摧丘岳，震天雷劈。
瑟瑟萧寒枭鸟尽，铮铮铁骨鲲鹏立。
飒戎姿，壮志猎边狐，坚如石。
苍天雪，彰本色。
孤漠寂，冰心赤。
踏黄沙冷月，但怀家国。
热血满腔倾故土，疆场驰骋飞鬃激。
山河固，侠胆沥忠魂，英雄魄。

遇见阿合奇，看到边疆少数民族擎鹰
展翅、纵马驰骋的壮阔图景，看到他们多
姿多彩、交融并蓄的文化生活，让我真切
感受到他们扎根边疆、稳固边疆的英雄护
边精神，也更增添了几分“一段援疆路，一
生边疆情”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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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阿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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